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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萐父先生与近代蜀学

郭 齐 勇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430072)

  摘要:所谓近代蜀学,是指廖平及受他影响的蜀中学人之文化共同体,在清末至民国之文化转型期,对中西文

明所作的深刻反思之学,以蒙文通、刘咸炘、唐君毅等为代表。萧萐父先生通过其父萧仲仑先生深受近代蜀学的影

响。近代蜀学具有中西文化相资互补之属性,其特色在于:传统学术的根底厚实,特别是深通经史之学,而又堂庑

宽广、心态开放、兼容并包、不囿成法,在表达上颇具诗性特质,做到哲诗互济,在人格上追求完美,仁智双彰。百多

年来,学界多以欧洲文明作为唯一判准评论中华文明,有很多不相应的方面,亟需重识重估。中华文明源头孕育之

中华各民族历史上的诸多属性仍未被我们所认识。萧先生的近代蜀学研究,启发我们发掘中华文明及其进程的独

特性,不可本末倒置,丢掉中华文明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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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师萧公萐父先生离开我们快三年了,我们时

时觉得老师在天上看着我们,时时感怀老师的教育、
栽培与提携。承蒙蔡方鹿教授与四川师范大学各位

领导、专家与蜀中诸位学者们的美意,辛苦操办、隆
重举行、积极参与“萧萐父先生与蜀学研究”学术研

讨会,令在下十分感动,谨代表萧先生的弟子们向各

位深表衷心的、诚挚的谢意!
当然,此次盛会不光是为了纪念先师,也是为了

弘扬蜀地文化。中国历代文化人几乎都难以离开乡

土风教的影响,而乡土风教的形成和发展又是因缘

和合而成。近代四川大家辈出,成就斐然。萧萐父

先生无疑是走出夔门的又一位文化大家。他将一生

贡献给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及教书育人的工作,为后

人树立了一座丰碑。萧先生一生有浓厚的家乡情

结,他受到四川学人的各方面影响,对古今四川学人

如数家珍,推动了近现代蜀学的研究。蜀学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而拙文①所谈只限于近现代蜀学中的

一小部分,班门弄斧,不甚惶恐之至!
一 近代蜀学与中西文化相资互补

巴蜀自古多文士,到了近代,蜀学进入了一个空

前发达的时期。清末张之洞任四川学政之后,在四

川效仿诂经精舍、学海堂、南菁书院等知名书院而创

办了尊经书院。书院的成立使得川中青年学人接触

到了清代经史考据之学。他在任上写作的《劝学

篇》、《輶轩语》、《书目答问》等书不光影响了四川学

人,更惠及全国读书人,至今不衰。廖平、宋育仁等

一大批近代知名思想家都曾肄业于尊经书院。他们

不光了解了朴学的一般范式,还能独出心裁、开启新

知。比如,经学家廖平便能突破旧范式,开创“蜀
学”,功不可没。廖先生曾经用《王制》、《周礼》二经

所载礼制来划分今古文经学,此一大发明为前人所

未道及,而后来的经学及经学史研究多无法回避廖

先生“平分今古”的学术主张。廖先生还非常自信地

说过:“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以成蜀

061



学。”[1]89同时,他还强调:“昔陈奂、陈立、刘宝楠、胡
培翚诸人在金陵贡院中,分约治诸经疏,今皆成书。
予之所约,则并欲作注耳。”[1]89廖先生不满于东南

学者繁琐的经史考据之学,要用他所建立的经学体

系来重新注释群经,这里我们看到廖先生对于突破

旧学的自信和胆识,也正是这样的勇气使得廖先生

赢得了世人之敬仰。四川盆地虽地处西南,然外来

新知却能顺利涌入,不少学人也走出夔门,甚至远渡

重洋,带回新知②[2]484。
萧老师的父亲萧太公参(字仲仑,又写为“中

仑”)先生也是近代蜀学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四川

井研县,与廖季平先生同乡。仲仑先生曾私淑于季

平先生。廖先生还是师祖父母仲仑先生与杨太夫人

正萱(字励昭)先生的证婚人。廖先生晚年曾较长时

间借寓于仲仑先生自宅“叒茇”之内,还将自己整理

《内经》的手稿赠与仲仑先生。仲仑先生乃蜀中狷洁

独行之士,老同盟会员,辛亥后学优不仕,教书为生,
有道家风骨,又精于医道。杨励昭先生也善诗词,工
书画。仲仑先生一生“述而不作”,他所批阅过的书,
天头地脚上都满满地留下了批语,《庄子》《楚辞》尤
为他所钟情。著名哲学家唐君毅先生曾在回忆青年

时代的文章中谈到仲仑先生为他讲授《庄子》的情

景,为唐君毅播下了一生玄思才情的种子。唐先生

说他:“十一岁时入高小,是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小。
我记得每周星期一第一堂是修身,由省立第一师范

校长祝屺怀先生亲自教。国文是萧中仑先生教。第

一篇是《庄子》的《逍遥游》,第二篇是《庄子》的《养生

主》。萧先生要我们背诵抄写。对于高小学生,以
《庄子》为教材,现在人一定要以为太不适合儿童心

理。但是我对‘北溟有鱼’,‘庖丁解牛’,当时亦能感

趣味。我后来学哲学,亦许正源于此。”[3]仲仑先生

一生涵濡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造自得,不事著

作,每有独见。我们今天从他的友朋著作中尚能窥

见他论学的精要。他的挚友蒙文通先生在其著作中

便偶有引述。仲仑先生生前批览的书籍后来悉数捐

给了成都县立中学。这批珍贵的书籍不知道今天保

存怎样? 仲仑先生是一位才情纵横的诗人,今天我

们尚能通过其诗词残稿来想象其为人之风尚。他不

但是一位旧学功底深厚的学人,同时胸襟开拓,关怀

现实,曾于1924年作有一首《调寄台城路·挽中

山》,其中有云:“日沉星陨燕云黯,苍苍未醒天梦。
马克思心,安那其义,等是无人知量。”由此看来,他

是一位心系民族兴亡且能够接受新事物的文士,非
老派顽固文人可比。在萧仲仑先生身边还聚集着一

群对中国传统文化别有慧心之士,如蒙文通、彭云

生、向宗鲁、赵少咸、庞石帚等。至今我们还能见到

仲仑先生与他们的唱和之作。清季民初以来,四川

盆地内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国学大家,他们或精于

经史考据,或精于声律词章,或精于书画文玩,或精

于义理思辨,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学术文化成果。
四川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时间段中涌现出如此

众多的杰出学人文士? 我想除了尊经书院之创办

外,可能还与蜀学自身的品质有关。刘咸炘在《论蜀

学》一文中就这样说过:“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寡干

戈之攻击,无门户之眩眯。”[4]他在《蜀学论》中还说:
“吾 蜀 介 南 北 之 间,折 文 质 之 中,抗 三 方 而 屹

屹。”[4]2100四川学人胸襟开阔,兼容并蓄;在一个新

旧更替的时代,四川学人旧学深厚,熟读经史,但更

重要的是,他们不囿于成法,新旧两得。蒙文通先生

是萧萐父先生一生都非常尊重的蜀中前辈学人,也
是萧先生与师母结婚的证婚人。而蒙文通先生在四

川又有不少志同道合的学人,其中就有刘咸炘、唐迪

风等。这一时期的蜀学是空前发达、异彩纷呈的,值
得我们共同来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可见,所谓近代蜀学,是指廖平及受他影响的蜀

中学人之文化共同体在清末至民国之文化转型期对

中西文明所作的深刻反思之学。
萧萐父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

研究。他沉潜含玩,悠然自得,成为了当代中国哲学

史研究的大家。在我的记忆中,萧先生课上课下,经
常是廖季平、蒙文通不离口。我们在梳理萧先生思

想遗产的时候,已经深深感觉到,如果不能深入到近

代蜀学的发展历程之中,便难以一睹先生学术思想

之全豹。唐君毅先生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册

的《自序》中也曾说过:“《怀乡记》则是表示我对中国

之乡土,与固有之人文风教的怀念。此实是推动我

之谈一切世界中国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3]6

萧先生精于明清思想之研究,尤其对于王船山思想

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到了晚年还反复

思考近代四川学人的学思,如廖平、蒙文通、刘咸炘、
林山腴、赵尧生、周太玄、唐君毅等。除了萧先生个

人生活经历中有着蜀中贤士的身影之外,还有一个

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近代蜀学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多

棱镜。

161

郭齐勇 萧萐父先生与近代蜀学



萧先生在《<推十书>成都影印本序》中曾经这样

评述过“天才学人”刘咸炘的思想:“衡论先生之学思

成就及其历史动力,似宜更深一层,将其纳入当时整

个时代思潮而观其动向,与并世同列相较而察其异

同。他生当晚清,面对‘五四’新潮及开始向‘后五

四’过渡的新时期。中西文化在中国的汇合激荡,正
经历着由肤浅认同到笼统辨异,再向察异观同求其

会通的新阶段发展。在其重要论著中,已有多处反

映了这一主流文化思潮的发展趋势;通过对比中西

思想文化的异同,而力求探索其深层义理的会通,找
到中西哲学范畴的契合点。”[2]458-459

萧先生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域来考察刘咸炘思

想。他晚年特别重视刘咸炘思想的研究,他已经将

刘咸炘思想视为近代启蒙思潮发展史上的一环。他

用一个现成的例子向我们说明,在“守旧”与“开新”
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二者可互为条件。记得先师曾

经说过,上世纪40年代,他在朱光潜先生的课堂上

第一次听说了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名字,也由此

接触到其思想,欣喜异常。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
在晚年阅读《推十书》时,偶然发现刘咸炘已于20年

代就读到过克罗齐的译著,并且还留下了中肯的评

述。一生未曾出川的刘咸炘并非仅仅埋头古书,而
能涵化新知,所以萧先生说他的学思正说明了“由肤

浅认同到笼统辨异,再向察异观同求其会通的新阶

段发展”———而这正是“后五四”时代的象征。萧先

生纵横古今,他将四川学人的思考纳入到他的大系

统之中,其用心就是要阐明中西文化交融互动的重

要性以及中华文明之路具有的独特性。
他以刘先生的例子也向我们进一步说明了他的

明清早期启蒙观的要旨,他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

找自己的现代性的根芽,强调本土文化中孕育的现

代性。他主张中国式的启蒙,是中华文化主体的彰

显,而不是全盘西化与全盘式的反传统。他驳斥了

中国自身不能产生现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见,这就疏

离、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同时蕴含了“启蒙反思”。
由此我们可以说,萧先生的启蒙观当中有显隐之两

层:显性的是“走出中国中世纪”,隐性的是“走出西

方现代性”,这两层交织一体,适成互补。我们对萧

先生的思想,不能只突出其任何一面、一层。萧先生

主张“两化”,曾在《世界桥头的一些浮想》一文中说:
“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

化……要 把‘全 球 意 识’与‘寻 根 意 识’结 合 起

来。”[2]66他曾批判了理性过度膨胀所带来的生态灾

难与人之生命的迷惘,批判了历史的虚无主义与道

德价值的相对主义。
刘咸炘先生深于旧学,生前又阅读了大量西方

译著;他对于中国现代化仍表担忧,他已经认识到物

质主义、人的片面发展对于社会整体会带来的必然

结果;他相信儒家人文道德的普遍性。刘先生在《复
蒙文通书》一文中曾担忧地说:“炘尝谓今之人且勿

论知儒知道喜宋喜明,只要省得身心问题,已是难

得。以是 吾 党 今 日 当 极 力 提 出 此 问 题,指 点 与

人。”[4]2209“省得身心问题”就是希望人反躬自问,体
悟自我的道德良知。刘先生已经痛感时人道德的丧

失,青年学人只注重知识的学习、智力的开发,而未

尝省悟自己的良心。在世人皆以“进化论”为不二真

理的时候,刘咸炘却在《推十书外·进与退》一文中

说:“自进化论兴,覃及诸学,而一切旧说凡近于退化

循环者,悉被斥为腐朽。苟详察之,则其不可信之处

固多矣,而盲从浑吞者弗察也。”[4]632实际上,刘先生

怀疑西化主义的单线进化论与近代的“进步观”,正
是希望学人能够冷静的作“启蒙反思”。

萧先生的启蒙观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连贯

性,在思想史内部寻找出一条辩证逻辑发展的主线。
萧先生在《蒙文通<理学札记与书柬>读后》一文中这

样说道:“蒙文通先生所提出的学术任务,仍然是我

们探讨宋明清哲学应当注意的方向性问题。前辈学

者在正确方向下艰苦探索所达到的终点,应当是我

们继续探索、推陈出新的起点。”[5]492这段文字应当

视为萧先生治学的深切感言。蒙文通先生作为一位

死守善道的儒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间中还在独自

研究理学,并认为理学在宋明清时代有一个逐步发

展的过程,而陈乾初恰是理学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
蒙先生将理学视为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天不假其

时,蒙先生最终未能做出一部理学发展史的系统著

作,但是萧先生已经肯定了蒙先生在理学研究中的

基本论点,并希望承接其研究而开展明清思想的研

究工作。
二 萧萐父先生对近代蜀学精神的继承

恩师萧萐父先生幼年及青年时代正值近代蜀学

空前发达的时代。他自幼涵咏诗词,从父亲友朋论

学谈艺之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他
又时时关注民族命运,在他童年时候,他便接触到了

清末印作革命宣传品的小册子,其中有《明夷待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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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黄书》、《扬州十日记》等及邹容、章太炎的论

著。萧先生当时未必能完全理解这些书籍的内容,
但是他已经感受到中国士人敢为天下先、勇猛精进

的精神。1937年,先师考进了成都县中,校园后有

个大污水塘,老师们郑重介绍,此乃扬雄的洗墨池,
说扬雄当年如何勤苦好学,认许多奇字,写了不少奇

书。在读县中时,仲仑先生认为新制学堂的教育有

极大的有限性,他命萐父先生休学一年。在这一年

中,萐父先生随父及其他蜀中贤士上峨嵋,其间观前

辈学人论学和诗、摩挲古物、开拓胸臆。仲仑先生还

命他在这一年中,以朱笔点读《前汉书》与《后汉书》,
闲暇即吟诵《昭明文选》。这些严格的国学训练,为
日后萧萐父先生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对青年萧萐父影响最大的还有几位文史老

师,特别是讲授中外史地的罗孟桢老师。他的充满

爱国激情而又富有历史感的讲课,深深地吸引住了

班上的许多同学。罗先生偶然讲到刘知几、章学诚

论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等
素质,激发萧萐父先生写了一篇《论史慧》的长文,这
是他的第一篇论史习作。在民族忧患意识和时代思

潮的冲击下,萧先生泛读各类古今中西书籍。在高

中二年级时,风闻冯友兰先生来成都讲学,萧先生与

几个同学逃学去旁听,听后还争论不休,并因此而读

了冯的“贞元三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
等,以及当时流行的一些哲史书刊。这些,都为他后

来选择哲学系这个“冷门”作了铺垫。1943年,他考

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的武大迁到四川乐山,哲
学系仅十几位同学。几位教授自甘枯淡、严谨治学

的精神,使学生们深受教育。那时武大哲学系所开

的课程几乎全是西方哲学。而萧先生这时也阅读过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和侯外庐的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
萧先生出生、成长、求学于四川。他在青年时代

便已在中西哲学方面打下深厚基础。今天我们研读

萧先生的著述,可以感受到他在用思想家的眼光来

考察思想史、哲学史,他是有思想的学问家,也是有

学问的思想家。下面略陈先生为学精神与近代“蜀
学”精神的会通之处,以就教于方家。

第一,萧先生堂庑很宽,视野开阔,所谓“坐集古

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与同道、学生都尽可能做

到“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

印中西”。在他个人的著作中,儒释道三家思想皆有

涉及;另外,他早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候便已

打下了坚实的西方哲学基础,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康
德之道德形而上学》至今仍为专家称道。

他跳出了一元论的框架,重新对思想史上的异

端、边缘人士作了“同情之了解”。他一生的研究多

集中于明清时代,尤其是明清鼎革之际,其关键或许

就在于此时代中诸种学术思想流派能竞相登场,各
领风骚。他在《道家·隐者·思想异端》一文中说:
“明清之际,‘天崩地裂’的社会动荡,‘破块启蒙’的
思想异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这空前的变

局中,学术思想出现了新的整合,活跃于整个中世纪

的思想异端,开始蜕化为力图冲决网罗、走出中世纪

的新的启蒙意识。这一思想的重新整合和蜕变的过

程,是极为复杂的,但先秦子学的复甦,长期被目为

异端的《老》、《庄》、《列》思想的引起重视和重新咀

嚼,无疑是一个促进的重要因素。”[5]170萧先生立足

于明清思想史的研究,通盘考察整个中国哲学思想

史的发展线索,多元并观,自出新意。这不禁又让我

们联想到了廖季平先生、蒙文通先生等,他们不光在

儒学、经学的研究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能涉猎其

余,考察不同学术流派的互动,往往能发前人未发之

覆。萧先生晚年常常回忆他早年亲炙于蒙文通先生

的情景,他说蒙先生为人豪爽,有侠士之风,这种气

度正可以表现在学问上,不拘于一面,而能贯通圆

融,自成一体。他在《蒙文通与道家》一文中这样评

价蒙先生的学问:“淹贯经传,博综子史,出入佛典,
挹注西学,超越今、古、汉、宋之藩篱,融会考据、义理

于一轨。”[2]211我想这也是萧先生一生为学追求的境

界。萧先生重视道教、佛教,重视地域文化,都与蒙

文通先生有关。
萧先生反对将中国思想文化一元化,甚至于他

在论述中国文化起源的时候,也接受了近代学人的

古史多元论。他曾经在《道家·隐者·思想异端》一
文中说过:“就中国作为东方大国而言,我们祖先从

猿分化出来在亚洲东部这大片土地上战天斗地的文

化创造,也是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且不说新石器

文化遗址已发现七千多个,遍布全国,经过长期斗

争、融合,早形成海岱、河洛、江汉等三大史前文化

区,又经过夏、殷、周三代的进一步发展,更形成了燕

齐、邹鲁、三晋、秦陇、荆楚、巴蜀、吴越以及辽阳、西
域等地区性文化,其传统文化心理的特点,至今在民

俗、文风中尚有遗存。”[5]149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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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受到蒙文通先生“古史三系说”的影响。古史多

元论无疑是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突破,它突破

了上古历史一元论。萧先生接受了古史多元的观

念,也为他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找到了更加

有力的说明。
第二,萧先生是一位充满诗情的哲人。他提倡

“诗化哲学”,终身涵养于琴棋书画之中。对于哲学,
他认为不光需要严谨的思辨,还需要有诗人的浪漫。
他曾经在接受关于中西文化的访谈中这样解释:
“‘诗与真’、‘美与真’、‘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这些

范畴都是互斥又互补的。强调哲学的诗化与诗的哲

学化,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好传统。‘庄周梦蝶’、‘贾
谊哭鵩’、‘屈子问天’、‘荀卿赋蚕’,这些都是中国传

统哲学里诗化的典型反映。‘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

佳兴与人同’;‘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

的互斥中求互补,在诗与哲学的差异中求统一,这些

都是中华哲人和诗人们共同缔造的优秀传统。”[6]244

先生文集《吹沙集》三册,每册之末都附有先生的吟

咏之作,这也说明了先生在实践他“在诗与哲学的差

异中求统一”的主张。萧先生在访谈中曾经总结过

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历程:“80年代我们由纯化

的哲学史研究,转向了泛化的哲学史研究。”[6]232所
谓“纯化”就是要抓住中国哲学史内部的逻辑发展历

程,但是中国哲学的特征还在于其“在情与理的冲突

中求和谐”,其发展的曲折、婉转都在于中国哲学家

除了重视逻辑思维之外,也不漠视直观体验,更重视

在现实世界的实践体悟。因此,我们可以把萧先生

所讲的“泛化的哲学史研究”理解为一种讲逻辑与直

观体验相结合的思想史。这也正说明了萧先生一生

治学,都旨在发掘中国思想文化的特性。虽然他对

西方哲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但他不主张将中西哲学

作笼统的比较,更不承认只有一种普遍的哲学形式。
萧先生在《船山人格美颂》一文中发挥王船山诗化哲

学与历史文化慧命,指出:“船山多梦,并都予以诗

化。诗中梦境,凝聚了他的理想追求和内蕴情结。”
“船 山 诗 化 了 的 ‘梦’,乃 其 人 格 美 的 艺 术 升

华。”[2]425-426萧先生自幼好吟哦,青年时代便曾自编

诗集,在他的遗著中,诗作也占了不小的比例。而萧

先生正是在这些诗作中表达了他的哲思,记录下了

他的人生际遇,也反映出了他一生嵚崎孤拔的人格。
“孤山诗梦梅魂洁,四海交友处士多”,“史慧欲承章

氏学,诗魂难扫璱人愁”,这些都当视为先生之自况。
另外,在先生的诗作中,我们也读到了他对于巴蜀人

文风教的感念,他在《丙子除夕·七三初度》中有云:

  七十三秋弹指过,几番勤奋几蹉跎。
峨峰缥缈诗心远,稷下峥嵘剑气多。[2]768

……
其中“峨峰缥缈诗心远”一句即能道出先生骚心

之渊源。先生一生数度上峨嵋,在峨峰之间留下了

诗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在武汉大学读大三

的时候,曾偕师母同游峨嵋,写下了十四首《峨嵋纪

游》组诗,没想到这十四首动人心魄的诗作后来由华

西大学美籍教授费尔朴、加籍教授云瑞祥翻译并选

入诗集《峨山香客杂咏》之中。诗集中英文对照,先
生的十四首便这样厕身于李白、杜甫等大家名作之

列。青年时代的萧先生便已经感受到巴蜀诗教的魅

力,他的父母都是诗人,而他父亲身边的友朋之中更

不乏名士,应该说正是这样的氛围熏染出了萧先生

别样的情趣,以至于他的才情在近当代中国哲学家

中非常独特,令人歆羡。
第三,萧先生是一位心系民族兴亡、具有强烈使

命感的思想家。他不是空守书斋的学人,他把自己

的所学所思都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是一位极

具现实感的思想家。他强调为学与为人的精神要统

一,人品端正的人才能将学问做好。他思考“明清启

蒙思潮”的大问题,就是要说明解释中国近代化的重

大议题。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萧先生紧扣时代

脉搏,从思想史角度来说明文化开放、思想解放的重

要性。他在1984年《关于改革的历史反思》的报告

中说:“通过历史的反思,应当提高历史的自觉,一方

面自觉地清除封建阴影……另一方面,要坚持开放

型的指导思想,敢于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成果,
大大 提 高 我 们 的 科 学 文 化 和 理 论 思 维 水 平

……”[2]31他把从万历以来的400年历史分为两大阶

段来详加考察:一为“从万历到‘五四’”;一为“从五

四到今天”。在前一个阶段中,“三百年的文化运动

就其主流而言呈现为一个马鞍形”;而在后一个阶段

中,“更深广地融摄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最新成就,
通过对‘西学’的真正消化,进而与中国文化中的优

秀传统相结合,创建中国的新文化”[5]46。那么,按
照萧先生的论述,在当下的中国,便当进一步敞开学

习西方文化的大门,同时不忘中国自身文化的根本。
这里也可以见到萧先生打破教条主义的勇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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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期,他还参加过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他指斥教

条主义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呼吁民主,追求真

理。在近代四川,一大批读书人加入同盟会,成为

“保路运动”的主力军,萧仲仑先生就是一位从革命

浪潮中全身而退的读书人。萧萐父先生一生心系民

族文化兴亡的品质也来自于太老师的直接引导,也
离不开四川学人对他的影响。他青年时代同周太玄

先生交往;后来周太玄先生的日记稿出现在成都旧

书摊的时候,他异常兴奋。而周先生不但是我国近

代著名的生物学家,还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诗人,
他与李大钊等人创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其宗旨就

是要“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
转移末世风俗”。

总之,我们认为,萧先生得益于近代蜀学,又自

觉继承了近代蜀学精神。下面,我们再看萧先生是

如何努力使近代蜀学含弘光大的。
三 重识中华文明是萧先生蜀学研究的重心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萧先生便已意识到蜀学

浩瀚,如果不能作个案的研究,则结论往往易有偏

失,因此他十分注重蜀学的个案研究。萧先生不但

随时关注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而入耄耋之年的萧

先生也希望自己有限的研究能够带动起更多优秀的

学人加入到蜀学研究的行列中来。这里以刘咸炘思

想研究为例。萧先生于2001年致挚友钟肇鹏先生

的信中说:“《推十书》影印再版已五年,仅一二篇文

章提及,刘伯谷世兄尚在整理佚稿,争取出第四册。
但学术界如此冷漠,令人难以理解。甚望吾兄能挥

豪写一篇评介《推十书》长文,亦蒙(默)、刘(伯谷)二
丈 一 再 叮 嘱 弘 扬 蜀 学 之 遗 意,不 知 吾 兄 应 可

否?”[7]书前彩页2004年,我们为编《萧萐父教授八十寿

辰纪念文集》,向各方师友征求稿件,钟先生便赐稿

《双流刘氏学术述赞》。结合2001年萧先生的信函

来看,这篇文章应该也是钟先生响应挚友的请求而

完成的。2001年时,评述刘咸炘学思的文章不过一

两篇,萧先生“难以理解”。时隔十年,刘咸炘的《推
十书》标点整理本已经出版,关于刘咸炘学术思想研

究的优秀论文与专著也竞相出现。这不能不说是萧

先生及其他热心蜀学研究同仁努力的结果。而他本

人也身先士卒,完成了数篇精彩的研究论文,至今仍

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论述对象包括蒙文通、刘咸

炘、唐君毅等。
下面我们再简要论述一下萧先生对近代蜀中大

家的研究。
蒙文通先生是被公认为20世纪最为卓越的经

史大家之一。而萧先生不从经学、史学的角度来评

介蒙先生,而选取了理学、道家思想的维度,进一步

显示出蒙文通先生学术思想的广博精深。萧先生于

1980年写作了《蒙文通先生<理学札记与书柬>读
后》,这篇文章也是目前为数不多讨论蒙文通先生理

学思想的精心之作。由于蒙氏关于理学未有专著,
唯一留下数量有限的札记和书信,萧先生透过这些

看似零散的文献,却认为:“‘札记’部分系读书时随

感漫录,尚未综理成文,但隐然有一贯思路,乃四十

年《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一文所附《后论》对宋明理

学剖判之继续。其中或疏通旧说,展转发明;或采山

之铜,自铸新意;或辩析疑似,评判得失;更多的是切

身体验的涵泳反思,实为老一辈学者学贵自得、学以

美身的心得记录。‘论理学书柬’三通,直抒胸臆,尤
为可贵,乃总结一生探究传统哲学、出入宋明诸子的

思想经历……”[5]4821980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

初始,学术界刚从蛰伏中走出,理学几被视为腐朽,
但萧先生却能够平心从容地梳理蒙文通先生理学思

想的基本线索。而在《蒙文通与道家》一文中,他不

但评述了蒙先生对道家之精深研究,还回忆蒙先生

日常为人的道家风范。萧先生高度评价了蒙文通先

生关于先秦道家思想的南北两系说,揭示出其对“重
玄”学派的研究意义,表彰了蒙先生辑校道书之不朽

业绩。而这些评价皆从萧先生自己的治学甘苦中得

来。1984年,他在写作《秦汉之际学术思潮简论》一
文中曾经这样说过:

  1956年冬,曾侍坐已婴风疾而仍谆谆诲人

不倦的汤用彤先生,有一次我请教如何读王充

书,汤先生蔼然指点应注意王充与秦汉道家的

关系……因论及蒙文通先生有先秦道家分为南

北两派之说甚精,至于秦汉之际道家似更有新

的发展……当时初学,难体深意,迄今二十余

年,自愧德业蹉跎,对前修指点,浅尝辄止,过耳

或忘,未能闻一以知十。后读马王堆汉墓出土

帛书《经法》等篇,益信司马谈所论六家要旨,实
为秦汉之际发展的新思潮而并非先秦名家旧旨

……忆及蒙文通先生于《儒学五论》中曾指出

……深感汤、蒙诸前辈硕学所论,常中肯綮,足
以启迪来学。只可惜《老子》甲乙本及《经法》等
帛书出土时,汤先生、蒙先生均已先后谢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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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向他们问难、请教了。[5]203-204

汤用彤先生称赞蒙先生道家思想之南北二派

说,但蒙先生尚未具体梳理过秦汉之际道家思想的

发展演变过程。萧先生便进一步用新材料来梳理道

家思想从秦至汉的发展轨迹,说明了“太史公司马

谈,作为当时最博学的思想家,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

高的理论思维水平,对秦汉之际流行于朝野的各派

思想进行了深入剖判而归宗于新道家”[5]210。而所

谓“新道家”之说,正应对于蒙先生在《儒学五论》中
提出的“新儒家”之说。可以说,萧先生在该文中的

论述乃是对蒙文通关于秦汉思想大论述的一种衍

化。我在这里引述这一点,就是要说明萧先生研究

蜀中大家,往往能重新展开诸家论述的问题,或引

申,或证明,如此方能体会诸大家治学之甘苦。
萧先生晚年最为钟情于刘咸炘的学术思想。

1996年,他欣然为成都古籍书店影印的《推十书》作
序,后来还有单篇文章评介刘先生学行;实际上,就
目前他留下的手稿来看,他对刘先生的学术思想还

有一些想法,但是由于晚年身婴顽疾,无法将藏于胸

中的想法化为文字,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一

般认为,刘咸炘的史学尤其是宋史研究值得推崇。
而萧先生却能独辟蹊径,阐发了刘咸炘作为一名身

处“后五四时代”的思想家的意义。对于刘咸炘的哲

学思想,萧先生在《刘鉴泉先生的学思成就及其时代

意义》一文中是这样评述的:“一方面在《内书·理

要》等专论中,着力于中西哲学范畴的异同比较和认

真清理,已初步琢磨出一个融贯中西的范畴体系;另
一方面,又注意引进和研究‘论理考证法’,即逻辑分

析方法,遍及当时有关方法学的最新译本。同时,对
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发展,从文献考订,义理诠释,
范畴衍化与思潮离合的疏理,到固有血脉价值的体

悟,都作了‘新故相资而新其故’的探究,撰著宏富,
创获甚多。”[2]453萧先生常说,刘咸炘在他的时代当

中是具有较好抽象思维的人物,不能仅仅被视为历

史学家,那样就把他的学思狭隘化了。萧先生还说:
“或称先生‘于学无所不通,尤专力于史’。而《推十

书》中史纂、史考之作并不多……其余史学论著多为

史论或论史之作。就其对浙东‘通史家风’学脉的继

承,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义理的发挥,理论上的独特

贡献乃在于把‘史学’扩大为‘论世’、‘观变’的‘人事

学’。”[2]453揆诸萧先生的判断,刘咸炘之史学当理解

为历史哲学。先生晚年,我们去看他时,他几乎口不

离鉴泉(刘咸炘字),一定要我找人研究,并亲自指导

张杰(欧阳祯人)教授与向珂同学读刘鉴泉书。
萧萐父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表彰唐君毅思

想的大陆学人之一。1988年,先生与周辅成、李锦

全、方克立先生等赴香港出席“唐君毅思想国际会

议”,晚生随侍在侧,先生尝赋诗云:“唐门学脉赖心

传,海上潮音别有天。今日我来寻活水,故园春意献

君前。”[5]6361995年夏,萧先生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出

席国际会议并到哈佛大学讲学,回到北京后,来不及

回武汉,便风尘仆仆转赴宜宾,出席第二次唐君毅思

想国际研讨会,而那时他已是71岁的老人了。他出

席了两次唐君毅研讨会并都发表了论文,足见他对

唐先生其人其学的重视。萧仲仑先生曾为唐君毅的

启蒙老师,论辈分,萧萐父先生与唐先生当属同辈;
而他们都曾受到蜀学的熏陶,也可认为他们同得蜀

学之“心传”。萧先生在《论唐君毅之哲学史观及其

对船山哲学之阐释———读<中国哲学原论>》一文中,
凭借他自身深厚的哲学素养,凝练地揭示出了唐君

毅哲学及哲学史著作的大脉络,至今仍可视为进入

唐君毅哲学思想的门径。萧先生揭示出唐君毅哲学

的根基即在“道德自我的建立”,其意义就在于人之

所以为人,定要摆脱钱权拜物教、功利主义的束缚,
真正实现个体的道德价值;他又进一步指出唐君毅

学思之渊源:“迪风先生于世纪初拟著《人学》之宏

愿,终由君毅继志述事,积学求真,以‘充实而有光

辉’之形态完成之。”[5]552萧先生是当代船山学研究

的巨擘,他在评述唐君毅对于王船山研究的时候,高
度肯定了唐君毅船山学研究的基本论点。他说:“他
(唐君毅)明确判定:‘船山之学,归在论史。’‘船山之

学,得力于引申横渠之思想,以论天人性命,而其归

宗则在存中华民族之历史文化之统绪。’这都指明,
船山哲学之致思进程及价值取向乃在于继天道之

善,立人道之尊,而归宗于人文化成论。”[5]563同时,
萧先生也认为,唐君毅对近300年来的学术思想尚

未能作通盘细致的考察。萧先生在第二次唐君毅会

议上发表《富有之谓大业》论文,对唐先生哲学思想,
特别是唐先生思想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唐先生的宗

教观及宗教系统理论,乃至唐先生晚年大著《生命存

在与 心 灵 境 界》的 三 向 九 境 论,作 了 全 面 肯

定[2]483-494。他对于唐君毅思想的评论,在今天看

来,仍有极大的意义。唐先生学术思想在海内外有

着重大影响,不少唐君毅研究者也曾引述萧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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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论述。我的学生单波同志的博士论文《心通九

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已于2001年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单波就直接受到萧先生的亲灸,他
在论文中说萧先生对他的启发,受用无尽。

笔者以为,萧先生之近代蜀学研究,最值得重视

的是他把蒙、刘、唐先生置于他长期思考的中华文明

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及重估重识中华文明的

诸问题之中。
前面我们说到,蒙文通先生在自己坚实的经史

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古史三系”说———这一大理论

与新派学人傅斯年、徐旭生等人的上古史理论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上世纪80年代初,萧老师给我们讲

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的研究生课程③,常常介绍蒙

先生的书。他在《古史祛疑》中说:“早在三十年代,
蒙文通先生根据古文献记载,在《古史甄微》一书中,
提出中国古代有三大民族集团,即海岱民族、河洛民

族和江汉民族。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

代》一书中,通过对夏墟的考古,也提出了与此相近

的三个集团,即东夷集团、华夏集团、苗蛮集团,被考

古学和历史学界所承认。”考古新发现“完全证明了

中华远古文化是本地起源的,而且就中华本土说,非
仅一源而是多源、多根系,在交流发展中才逐步融

合”[5]121-122。萧先生主张扬弃泥古派和疑古派,根
据日益丰富的考古新成就,重新考释传世的古史文

献,恢复中华民族文明史之原貌与全貌。他甚至企

盼夏代的文字、典籍将会被未来更多的考古发现所

证实。
萧老师重视古史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

思考的是人类文明、东西方文化的同、异、共、殊问

题。在《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一文

中,他说:“对世界文化的考察要摆脱东方中心或西

方中心的封闭思考模式,走向多元化,承认异质文化

的相互交融”,“即使承认东西各国都经历过封建制,
而在印度、在日尔曼、在西欧、在中国,封建制的表现

形态却各不相同。文化、哲学的启蒙,法国与中国也

很不一样。由此,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哲学启蒙的特

殊道路……等问题”[5]467。在蜀地饱学之士的启发

下,萧老师不满于以西方文明的道路作为普遍性的

道路,希望发掘中华文明及其进程的独特性。在西

化思潮下,学界都以西方文明为正常的,言下之意,
中华文明是不正常的。萧老师重视侯外庐先生对马

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发挥,同时提出自己的看

法,更为重视世界文明的多元性与中华文明的主体

性。
百多年来,学界大都是以欧洲文明作为正面的

参照而作出有关中华文明的评判的,有很多不相应

的方面。实际上,中华文明源头孕育了中华各民族

历史上的诸多属性,这一点仍未被国人所认识。古

代中国社会、宗教、伦理、教育、政治、法律之制度、习
俗、观念与实践,乃至艺术、文学、文体,心性情才的

修养工夫、终极关怀、人的意义世界等,极其丰富、复
杂,仍有很多是未被认识的王国。西方文化可以起

到攻错、借镜的作用,但不可本末倒置,丢掉中华文

明之根。民初以来,特别是1950年代初期以来,对
中国文化的妖魔化、简单化批判甚嚣尘上,相沿成习

的、似是而非的看法仍在流行,需要我们下力气去辨

疏、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这些方面,从蜀中学者

的思考中,特别是萧先生对近代蜀学的创新性诠释

中,我们获得的启迪良多。
上面浮浅述介了萧萐父先生对于蒙文通、刘咸

炘、唐君毅三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不及万一。萧先

生论文集《吹沙集》三卷中,还有一些论题可归入蜀

学范畴(如论郭沫若先生之文),兹不一一论及。总

之,萧先生呼吁蜀学研究,一方面希望壮大研究队

伍,一方面也躬亲示范,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耐
人咀嚼。但先生远在汉皋,因教学、学科点建设,特
别是培养我们这些驽钝的学生等工作十分忙碌,科
研方面又有一些既定任务,故未能实现其蜀学研究

的全部心愿,只能寄希望于来者。此外,他晚年对近

代经学也十分关注,常跟我聊,要重视对皮锡瑞、章
太炎、廖平、叶德辉、黄侃、刘师培、吴承仕、钱玄同、
蒙文通、刘咸炘有关经学的研究。

钟灵毓秀的蜀地在近代孕育出了一大批杰出的

学人、思想家,由于他们深入旧学,又能拥抱新思想、
新知识,成为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是纪念萧萐父先生,更是要唤

起学界,特别是青年学人对于近代蜀学的重视,让更

多的朋友们来发掘蜀学的资源。而近代蜀学的特色

是:传统根底厚实,心态开放、兼容并包,哲诗并重,
仁智双彰等。这些精神尤其值得我们研习中国传统

文化的后来人共同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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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博士生向珂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

②唐君毅的父亲唐迪风于上世纪20年代从南京内学院返川后任教重庆,“又与好友彭云生、吴芳吉、蒙文通、刘鉴泉等创办‘敬
业书院’,被推为院长。学院旨在上继晚清以来张之洞、王闿运、刘申叔、廖季平等相继讲学蜀中所倡导的博通学风。迪风先

生又曾任教成都各大学,与声气相投的蜀中学人,如龚向农、林山腴、赵少咸、李培甫、祝屺怀、萧中仑、庞石帚、夏斧私、杨叔

明等相友善,互相砥砺学行”。

③后整理成《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一书,于1998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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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JiefuandModernChineseShuSchool

GUOQi-yong
(PhilosophyInstitute,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

Abstract:ModernChineseShuSchoolisakindofculturalcommunitymadeupof“LiaoPing”

andmanyShuscholarsinfluencedbyhim.Duringtheculturaltransformation,fromthelate
QingdynastytotheRepublicPeriod,thisschoolarousedpeople’sprofoundreflectionsonChi-
neseandwesterncultures,withsuchrepresentativesasMengWentong,LiuXianxin,TangJu-
nyiandsoon.XiaoJiefuhasbeendeeplyinfluencedbyModernChineseShuSchoolviahisfa-
ther,XiaoZhonglun.AnattributeofModernChineseShuschoolisthatChineseandwestern
culturescomplementedtoeachotherrelativelyandcharacterizedbytheprofoundtraditionalaca-
demicbackground,especiallythescholarsareproficientinclassicsandhistory,withbroadand
inclusivemind,inpursuitofperfectpersonality,andtheirwayofexpressionlooksquitepoetic.
PhilosophyandpoetrypromoteeachotherharmoniouslyinModernChineseShuSchool.Howev-
er,formorethanahundredyears,educationalcircleshavejudgedtheChinesecivilizationonlyby
westerncultureswhichisnotappropriateandneedsreevaluation.InthebackgroundofChinese
civilizationsource,manyattributesofChinesenationhavenotbeenunderstoodclearly.Mr.Xi-
ao’sresearchonShuSchoolinspiresustoexploretheuniquenessofChinesecivilizationinthe
processofdevelopment.

Keywords:XiaoJiefu;ModernChineseShuSchool;MengWentong;LiuXianxin;TangJu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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